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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款跨界创新的非遗作品《伟
大时刻》铜雕景泰蓝·金钻计时仪，在中
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首发亮相。

这是一款融合景泰蓝、铜雕、花丝烧
蓝、钟表工艺、黄金压铸、金属錾刻等多
种非遗工艺于一身的艺术品，由六位不
同领域的工艺大师共同打造。其中的一
位，是杭州人朱炳仁。

身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
遗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他，耄耋之
年，依旧每日与铜为伴：或在大运河畔
精心雕凿铜作；或在西湖边醉心研究铜
艺术。

西湖与运河，两大世界文化遗产，在
这个杭州人身上，以铜为线，牵在一起。

不可一日无铜的他，不仅让传统铜
文化频频“出圈”，也正推动运河文化

“活”起来。
因为在他眼里，传承与出圈，都是文

化“活化”的必由之路。

“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大运河畔的工作室里，套上藏青色
工作服，79 岁的“老铜匠”朱炳仁，头发
浓黑，仿佛进入无我之境：十数斤的坩埚
为笔，近 1200℃的铜液为墨，特殊调配
的锯末为基。

奔流的铜液，冲入锯末的瞬间，白烟
腾起，如大雾弥散。浇筑、打磨、着色、烧
制，大汗淋漓。

而西湖边的清河坊江南铜屋，回廊
穿连、厅楼叠筑，铜屋飞檐翼角，垂落串
串铜铃。

离开火与铜，朱炳仁步履沉稳，音调
低缓，恰似书斋中走出的大先生。办公
室内，可见满目文房墨宝，排排毛笔列
阵，铜制私印铺陈。

中国传统的丹青墨迹，与千变万化
的熔铜庚彩，在朱炳仁眼里，恰如他的非
遗探索，同根同源，又力求“出圈”。

朱炳仁与铜的关系，正如他自己所
说，“铜就是我，我就是铜”。

铜器曾经是旧时代最常见的日用品。
有人说，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石头与

铜写就的书。然而很长一段时间内，铜
器一直以“杂物”之势，隐身于我们身边：

烧水用铜壶，洗脸洗脚用铜盆，吃饭喝水
用铜碗铜杯⋯⋯

直至朱炳仁出现，让铜，跳脱出生活
器物领域，不再是原来的铜。

重修雷峰塔，是他第一次带着铜艺
“出圈”。

2002年，中国第一座彩色铜雕雷峰
塔矗立在西子湖畔，惊艳世人。从此，铜
作为建筑、装饰材料之一，走入大众视野。

2006年，常州天宁宝塔整修工程的
一场意外，却让传统铜艺有了不一样的
表现力。这场意外让朱炳仁发现，高温
中融化的铜，脱离了既有的规范模式，被
赋予了流动的自由，发现新的美的领域。

由此，朱炳仁带着非遗传承，第二次
“出圈”，开创新铜雕流派——熔铜。

在他手上，铜不再只是金属，它拥有
无限的可塑性，小到妙入巅毫的铜葫芦，
大到数十米的巨幅铜壁画，熔解的铜被

创造出千姿百态的神韵。

冲向国际，他有更多“野心”

然而，以铜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出
圈”，不止于此。

在铜屋，还能看到朱炳仁更多“野心”。
地下一楼是现代馆，最先让人脚步

一顿的，是一组名为《入侵》的铜雕，一个
个类似八爪鱼般的小异形，从墙壁倾泻
至地面，向外涌去。

“老外喜欢这样的东西。”朱炳仁坦然
道，他尝试以现代审美的作品，承载更多
的人文表达，“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输出。”

一片远观颇为震撼的“金色稻田”，
是早年上海艺术博览会上，朱炳仁带去
的作品《稻可道·非常稻》。

铜熔化以后，再次冷却凝固并形成
自然的形态，这种感觉，像极了自然环境

之下，物质的自由生长和勃发，暗含着生
命的力量、人类共通的情感。

近几年，朱炳仁的注意力又转向了
新创作手法——云水墨。这是在传统水
墨画上，辅以数码喷绘的新尝试。

为博鳌亚洲论坛创作的巨幅铜壁画
《万泉归海》，就是水墨融合的最先尝
试。朱炳仁先以泼墨绘制云水墨，并以
水墨原作结合熔铜艺术，创作出铜壁画。

而今，已近耄耋之年的朱炳仁，每天
都会使用电脑手绘板，用 Photoshop 软
件作画，“床边就有个电脑架，晚上临睡
的时候拉过来，画一会，半夜醒来，又画
一会。”

当电脑手绘画作喷绘，遇上水墨画，
鲜明色彩、利落线条与水墨的碰撞，极具
视觉冲击力，有一种后现代艺术的奇异
美感。

“中国传统水墨画更为收敛，油画虽

有冲击力，但并非我们传统的东西。”朱
炳仁指着一幅作品告诉记者，云水墨的
创新探索，是在当代语境下，中国传统文
化向国际文化市场的又一次冲击，“肯定
会有人喜欢。”

让文化传承更接地气

其实，外界对朱炳仁也有争议。
他在全国开了近百家门店，里面售

卖的，大部分由匠人手作方式生产，价格
不低，但他也被人诟病为“只是个商人”。

但朱炳仁并不以为意：“我们怎么做
好文化的传承？这些文化从数千年前走
来，走到现在，还要走向未来。依托传统
文化能有经济效益，就说明具有生命力，
不是更好么？”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这也是朱炳
仁作为联名给运河沿岸 18 座城市市长

寄去公开信、揭开京杭大运河申遗序幕
的“运河三老”之一，这些年对运河文化
所做的努力。

年轻时在拱墅区拱宸桥畔工作的朱
炳仁，曾日日经过京杭大运河。而在这
流淌千年的“活”的文化遗产中，让他充
满感情的，还有临平区广济桥。

“离开喧嚣的都市，走进杭州塘栖古
镇，如时空的穿越，节奏一下子慢了下
来。”朱炳仁在自己的文化走笔专栏中，
如是写。

他曾陪同古建筑专家郑孝燮和古文
物专家罗哲文一起登桥寻古，至今思来，
往事仍历历在目。那一年，郑先生已是
92 岁高龄，罗先生也 82 岁。当郑老踏
上广济桥后，抚摸着石栏杆，像个孩子一
样兴奋地喊着：“老朋友，我终于又来看
你了！”

“作为杭州人，对乡音、乡语、乡情的
杭州运河段更是产生特别的情怀。相比
之下，总感到杭州人对大运河的爱要更
深一层。”朱炳仁抚过收藏的运河申遗首
日封，“运河如同人生，知无涯，道无尽，
前潮后浪不息不止。”

2017年，他的杭州朱炳仁铜艺股份
有限公司新厂址落户塘栖古镇旁，接下
去，还有更多项目，计划落户古镇大运
河畔。

“这个博物馆展出的铜艺品，将与大
运河息息相关，初步的打算，是以运河的
意象，以及铜桥、铜船的形式创造出更多
作品。”朱炳仁说。

塘栖古镇是运河边的一颗历史遗
珠，朱炳仁还有个想法，将古镇打造成运
河第一镇。在他看来，从通州至杭州，全
长17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每一段都
有自己的地域特色，以塘栖古镇为例，

“这里有京杭运河上唯一的一座七孔桥
广济桥，有记载着漕运历史的乾隆御碑，
更有渊远的古镇文化，自然可以跨界融
合，形成自己独特的IP。”

让文化传承更接地气。“文化是相通
的。”朱炳仁以工艺美术大师的眼光来看
运河，“要留住原住民和烟火气，也要如
同水墨画般，在运河边‘留白’，留出想象
空间。”

这个在大运河畔成长起来的“打铜
匠”，对未来有了更多期许。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朱炳仁——

“铜”心未泯 铸就传奇
本报记者 吴佳妮 林 丹 通讯员 费 彪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朱炳仁——

“铜”心未泯 铸就传奇
本报记者 吴佳妮 林 丹 通讯员 费 彪

在仙居，提起猎鹰救援队，很多人都
不陌生。山地救援、水域搜救、森林防
火、台风救援⋯⋯在有危难的现场，总能
看到他们穿着迷彩服的身影。

今年 58 岁的张李飞是这支公益救
援队的队长，也是发起人之一。与想象
中霸气粗犷的户外救援队队长的形象不
同，张李飞个子中等，说话温和，脸上也
总是挂着笑容。

从1998年开始参与应急救援行动，
到2016牵头成立仙居县猎鹰救援队，张李
飞把公益救援当成了自己一生的事业。特
别是“猎鹰”成立后，他更是把家里的生意
托付给妻子，全身心投入到救援中。

在张李飞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一摞
厚厚的档案，上面记录着每一次救援的
详细信息。悬崖峭壁、高山丛林、激流深
潭，正如队训所言——“哪里有险情，猎
鹰就会在哪里出现”。

建队 6 年多，张李飞带领队员上山
入水，先后参与救援380多次，救助遇险
群众1000多名，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

“山林间的守护者”。

因为一次感动，投身
公益救援

仙居群山植被茂盛，地形复杂，境内
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09座，张
李飞就出生在其中一座大山脚下。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从小
喜欢摸鱼捉鸟，屋后的山林成为他的乐
园。“打小就在山里长大，我对仙居大大
小小的山头了如指掌，哪里是悬崖，哪里
有道可以走，都一清二楚。”张李飞说，正
因如此，他对大山有着不一样的情怀。

与许多农村娃的人生经历类似，张
李飞也曾为了生计疲于奔波，他当过泥
浆工，开过锯板厂，最后却在众人诧异的
目光中，拿起猎枪，重新走回了山里。

“因为从小就喜欢打猎，我就想着组
建一支狩猎队，用自己的所长保护庄稼
和森林。”1996年，张李飞牵头报批了下
各镇狩猎队，这是“猎鹰”的雏形。

正是这次选择，让张李飞打开了意

料之外的人生剧本。那几年因为狩猎队
的工作性质，张李飞了解到仙居不少景
区因为地形复杂，屡屡发生游客遇险的
事件。“每当得知有人爬山失踪或迷路
了，我都很着急，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当
这个念头开始在张李飞脑子里徘徊时，
他立即付诸行动，以“编外人员”的身份，
参与到山地救援中。

关于第一次救援，张李飞已经回忆
不起细节，但他仍然记得那天难以平复
的心情。“当找到受伤的游客时，我的眼
眶都湿了，一种莫名的感动涌上心头，我
们挽救了一条生命。”张李飞说，正是这
份感动，让他毫不犹豫投身到公益救援
事业中。

2016年底，张李飞成立了仙居县猎
鹰救援队，原先狩猎队的15名队员全都
加入了救援队。

扑救山火、水域搜救、找寻走失民
众⋯⋯在一次次救援行动中，“猎鹰”声
名鹊起，队伍不断壮大。如今猎鹰救援
队已经拥有一线队员50多人，他们来自
各行各业，有厨师、个体户、退伍军人、公
司职员，从各个平凡的领域聚集到一起，
只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

不管多危险，冲在救
援第一线

在下各镇厦阁村的村委大楼里，有两

间属于“猎鹰”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鲜艳
的锦旗，字里行间，满是敬意和谢意。

从成立救援队到现在，张李飞经历
过太多危险事件，让他印象最深的是
2017年的一场救援。

那是 2017 年 9 月的一天，一位驴友
在淡竹乡石盟垟村一处名叫白刀岩的悬
崖攀岩时，从 30 多米高的悬崖坠下，伤
势严重。还在吃午饭的张李飞接到求助
电话后，立马放下碗筷，迅速集结 39 名
队员赶往出事地点。

白刀岩四周到处是悬崖峭壁，地形
十分复杂险峻，因长年累月风吹雨打，有
的岩壁已经风化，不时有小石块掉下来，
一个不留神，就有坠崖的危险。为了把

伤员运送下山，大家轮流抬担架，每踏出
一步都小心翼翼，4公里的山路走了6个
小时。

记者在视频中看到，不少路段的坡
度甚至达到六七十度，只能顺着救援绳
一寸寸挪动。“哪个地方可以落脚，哪个
地方可能会垮塌，我都要一一勘测清楚，
踏错一步，搞不好就是‘以命换命’，我从
来不相信运气。”张李飞说。

确保把队友和伤员安全带下山，是
张李飞作为队长最大的责任，因此每一
次行动他都会赶去现场，即使生病也不
例外。

有一次，病中的张李飞得知有人在
括苍山走失，二话不说召集队员赶往现
场。受身体条件所限，张李飞并未上山，
他坐在山脚的救援车上，一边拿着对讲
机，一边回忆着附近山林的地貌特征。

根据手机信号消失前最后的定位，
张李飞判断失踪人员极有可能前往滴水
岩方向，他便让队员们细心留意道路两
旁的植被。“括苍山太大了，碰到这种情
况不能盲目寻找，需要专业的搜寻技巧，
幸运的是那一带人迹罕见，只要走过就
会留下线索。”张李飞说。

应汉金是参与搜救的一员，他一边
搜寻，一边通过对讲机把信息传递给张
李飞。“搜寻到凌晨才在山道上发现有人
走过的痕迹，看着不是很明显，张队长让
我们仔细观察周围草倒伏的方向，一直
沿着痕迹走，最后终于在鹰空岩里面的
山坑里找到了走失的一家三口。”

在应汉金眼里，队长张李飞既专业
又冷静，是队伍中主心骨一般的存在，

“如果不是队长远程指挥，我们不会这么
快找到失踪人员。”

费时费力费钱，但没
想过放弃

看着张李飞眉飞色舞地讲述着救援
队的经历，很难想象他其实患有心肌梗
塞，曾几次在鬼门关前徘徊，胸腔里跳动
着的那颗心脏，随时有可能“罢工”。

2008 年，张李飞第一次病发，从医

院抢救回来后便装上了心脏支架。“后面
又做了两次手术，现在身上已经有 5 个
支架。”张李飞摸了摸胸口，笑着说，“不
过还好我身体素质好，平时爬山也脸不
红气不喘，没有拖大伙后腿。”

面对张李飞的选择，妻子应美芬一
边抱怨，一边又不得不支持他的决定，把
家里的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忙点累点
不算事，最让人担心的还是他的身体，有
次生着病还出门救人，回到家整个人跟
从冰窟里捞出来一样，还在一直流冷汗，
吓得我赶紧带他去医院。”应美芬说，那
次患病，张李飞折腾了 20 多天才完全
康复。

张李飞则打心眼里感谢妻子的包
容，因为他知道没有家人在背后的支
持，这支救援队很难走到现在。“真正干
起事来，才知道有多难。我们无偿服
务、自掏腰包，如果不是家人支持，根本
拿不出资金买装备、参加技能培训。”张
李飞说。

靠着队员们你掏一点，我出一点，救
援队挺过了最初的创业期，后来越来越
多的社会力量向他们靠拢，他们有了专
属训练场地，添置了救援车、冲锋艇、攀
岩绳索、潜水服等专业设备。如今张李
飞正在想办法采购水底声纳相关的设
备，可以通过声纳直接探清水下地形。
这套设备价格不菲，但它能降低水上救
援的危险系数，张李飞希望有一天也能
给队员们配上。

公益救援一路走来，最让张李飞感
动的还是他的战友们，作为一支纯公益
性质的民间救援队，“猎鹰”没有任何资
金收入，全靠队员对公益事业的热情。
但他也深知救援队想要长远发展，还需
要更多力量参与进来，把“猎鹰”打造成
为全能型的精锐队伍。

仙居大山深处的张李飞带队救助1000多名遇险群众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猎鹰”
本报记者 罗亚妮

朱炳仁在进行融铜作品创作。

张李飞

猎鹰救援队在台风中转移群众。

朱炳仁作品《旌旗如山气如云》

猎鹰救援队护送受伤人员下山。

（本 版 图 片
均由受访者提供）


